
老八路墓碑的烫金人找到了！他的名字叫张义，与老八路素不相识——

做这一切做这一切做这一切，，，只因崇敬只因崇敬只因崇敬
本报记者 杨金丽

4月 8日，青县退休干部张建华携
家人到青县金牛镇娘娘河畔为父母扫
墓时，巧遇当地村民张义。攀谈后得
知，他就是全家寻找了两年的给父母
墓碑烫金的好心人。

“你这个举动太感人了，我们全家
都感谢你呀……”张建华一把拉住张
义的手，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一
在青县，提起张杰，几乎无人不

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中参
加革命，在青县开辟运东革命根据
地。新中国成立后，他两任青县县委
书记，2000年去世，为青县的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感人故事至今仍
在当地流传。

张杰原名马庚申，抗战时期改名为张
汉杰，意思是此生只做中华民族好男儿，
坚决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1944年，受党
组织派遣，他到青县工作，将名字改为张
杰。直到第三代，才改回马姓。

张杰和妻子李铭都是八路军，也
都是衡水饶阳人。生前，张杰不止一
次地说过：“不能生在青县，但愿长眠
这里。百年后把我的骨灰埋葬在青
县，我要和青县人民永远在一起。”

2021年清明节时，张建华带领家人
扫墓时发现，有人为父母的墓碑烫了金。
烫金人勾描得非常认真，一笔一画都在凹
槽内，一点儿没有淌到外边。可以看出，
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没有一两个小时是绝
对完成不了的。父母在青县没有其他亲
戚，谁会是烫金人？张建华想到有可能是
附近几个村的老支书。电话打过去，大家
都说没有做，也不知是何人所为。

张建华百感交集，给本报打来电
话，倾诉此事，希望借助报纸，能找
到为父母墓碑烫金的人。

二
2021年，就在张建华携家人来为

父母扫墓的前几天，金牛镇肖庄子村
村民张义，拿着毛笔、刷子、金粉和
发电机，来到张杰与李铭的墓地，怀
着崇敬的心情，打磨干净墓碑后，一
笔一画为碑文烫金。

张义是一名普通的农民，种地之
外，以出租叉车为生，他有刻石碑的
手艺，清明前后，也会刻墓碑。2021
年清明节前的一天，张义路过这里，
无意中看到张杰、李铭的墓碑字迹苍
劲，就停下来驻足观看。看完碑前的
字迹，绕到碑后，只见石碑上刻着

“赤胆报国一身正气垂千古，忠心为民
两袖清风荡乾坤”几个大字，他想，
这里长眠的肯定是个大人物，会是谁
呢？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自己去老支书家串门，看到他
家桌子上放着一张挺大的黑白照片。
老支书不止一次指着照片告诉他们：

“这是咱们青县的好书记张杰，他为青
县老百姓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
从此，照片上那个穿着中山装、宽阔
脸型的张书记，便牢牢地印在了他的
脑海中。后来，他又听父亲多次说起
张书记：在运河上修建排灌两用闸，
开挖配套大渠，在下游修建了许多节

制闸，使运东 40万亩农田受益，结束
了运东老百姓祖祖辈辈喝苦水的历
史；利用水资源丰富的条件，推广水
稻种植，运东农民种出了比“小站
稻”还好的水稻品种，曾经的盐碱
地，变成了“幸福村”……

张义绕到墓碑前面，只见墓碑上
写的名字是“张傑”。张傑，是否就是
青县老书记张杰？张义也迷糊了。他
发现，立碑人是张建华等五人。于
是，他去附近村里打听，是否有叫张
建华的，哥儿五个，去世的老人叫张
傑？大家都一一摇头。

他用手机一搜索，发现“傑”是
“杰”的异体字。而且发现，张杰的儿
子就叫张建华，是青县退休干部，写
一笔好书法。“这么看来，这里长眠的
就是青县人民心目中的老书记！”

张义越想越激动，拿起毛笔、刷
子、金粉和发电机，奔向了老八路的
墓碑。

三
这件事做过后，张义没有多想，

也没和别人说过。今年清明节前，因
为要刻石碑，他上网搜合适的词语

时，一下子看见了《沧州日报》 2021
年的报道 《谁给老八路的墓碑烫了
金？》。

他越看越感动：自己只是做了件
举手之劳的事，却被老书记的家人一
直惦记着。同时，他也很纠结：要不
要告诉老书记的家人，自己就是那个
烫金人？

他把这一切和邻村的孙伯伯说了。
孙伯伯一句话点醒了他：“上了年纪的人
有心愿满足不了，他有紧迫感呀！”

他决定，顺其自然，如果遇上，
就坦言一切。

4月 8日上午，他干完活儿从娘娘
河大堤上回来，路过墓地时，正巧看
见张杰墓前有人在祭扫。他犹豫着把
车开过去，不久又开了回来。

“我们找了你两年了，可算找到
了！”听完张义的话，张建华一把拉住
了他的手，泪珠在眼圈里直打转。

张建华深情回忆了父母的革命历
程。他说，出生前后，他跟随母亲三次
历险，每一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
一次，发生在 1946年秋的一个傍晚，
他尚在襁褓中，母亲抱着他从运东开
辟根据地赶回运西。没多久，就听见
一阵激烈的枪声。不久传来噩耗，同
行的同志遭遇伏击壮烈牺牲。此前不
久，五区区委书记马祥也刚刚牺牲。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父亲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接任五区区委书记的。
他带领人民开展了地雷战、地道战、
高房堡垒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迎
来了胜利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后，父
亲两次担任青县县委书记，他日夜忙
碌，家务事管得很少。面对瞎指挥和
浮夸风，张杰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
是，一心造福青县百姓。当时全县300
多个村庄，他几乎都去过，给老乡们
办了很多好事、实事，和老百姓结下
深厚的感情。

张建华说：“张义烫的是碑文，铭
记的则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和信念。”

八路军干部张杰之子张建华八路军干部张杰之子张建华（（左左））与父母墓碑烫金人张义与父母墓碑烫金人张义（（右右））意外相逢意外相逢。。

“学府花园”有个社区食堂，菜品价廉物美，邻里
和谐互助，叫好又叫座——

家门口的幸福家门口的幸福““食食””光光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

社区食堂深受居民欢迎社区食堂深受居民欢迎

昨天上午，走进运河区学
府花园里的社区食堂，四个人
正在忙着切菜、拌馅儿、和
面、蒸包子。食堂经理王新路
说：“我们只有两名厨师，其
他都是来帮忙的小区居民。一
年多来，我们和居民们已亲如
一家。只要一做差样饭菜，大
家就来帮厨。”

王新路说的两名厨师，一
是他自己，二是 58 岁的戚焕
玲。两个人都在学府花园住，
早上 6点就赶到食堂，开始为
大家烹制一日三餐。

“都是家常便饭。早餐油
条、肉夹馍、素夹馍，午餐炒
菜、包子、米饭。考虑到大家
忙了一天，晚上到家会一起下
厨，晚餐是预定饭，也就是大
家提前定的饭菜。”王新路说。

食堂里挂着菜品价目表：
一根大油条 1.5元、纯肉的肉
夹馍 8元一个、素夹馍 5元一
个……价格很亲民；宫保鸡丁
16元、鱼香肉丝16元、腰果虾
仁24元……比饭店的小炒便宜
近一半。

社区食堂开办于去年春天
首轮疫情后。疫情时，人们无
法出小区，油条、烧饼都成了
奢侈物。小区业委会主任崔炳
昌找到小区居民王新路商量，
能不能办个社区食堂，为居民
们解决吃的问题。王新路是河
北源美鑫商贸有限公司的经
理，公司涉及餐饮，他当时正
在做预制菜 （半成品菜）。听
了崔炳昌的建议后，他答应下
来，这轮疫情结束没多久，学
府花园的社区食堂就开了张。

“大家都是邻居，食堂卖
的也都是家常菜，一开始我们
的原则就是放心、干净、微
利，就像给家人做饭一样。”
王新路说，他们从不用过多的
调味料，食材也都是选的自己
日常使用的放心食材。做餐

饮，干净卫生是第一位的，对
社区食堂来说，还要再加上一
点，那就是微利。

说着说着，第一屉包子熟
了。一位年轻时尚的女子来买
包子。听说是记者，她说：

“我每天接送孩子，原来天天
忙着给孩子准备早餐、午餐，
还要上班工作，都有点儿力不
从心。有了这个食堂后，方便
多了。早饭、午饭食堂就帮我
解决了，只专心做一顿晚饭就
可以了。”

送走第一位顾客，戚焕玲
才蒸第二屉包子。她说：“每
次蒸一屉，不多蒸，每个人都
能买到新出笼的包子。”

居民们络绎而来。记者发
现了一个小细节：他们的凉菜
是先称重、再用调料拌。这样
的好处，不仅能保障菜品新
鲜，还能比提前拌好的凉菜分
量更足。

其中一位老教授问：“有
荠菜馅儿的吧？上回吃的荠菜
肉馅儿的包子可好了。”

戚焕玲说：“上回的荠菜
是咱小区的大姨自己采的，老
人说这两天再去采野菜，再给
送食堂来，您老明后天来就能
吃上了。”

小区的居民还给食堂送
菜？

戚焕玲说：“对呀，一位
大姨喜欢采野菜，采了就给我
们送来。还有一位大伯爱钓
鱼，钓完自己吃不了，就送给
了食堂。我们和居民们相处得
就像一家人，赶上我们忙，一
些居民还会来帮厨。”

小区业委会主任崔炳昌
说，学府花园的食堂开办后，
在去年10月底的疫情中发挥了
大作用。他们不仅为社区居委
会和小区物业的45名工作人员
供应一日三餐，还变着花样地
为小区居民调剂饭菜，有的还
送餐到门。“那段时间，周围
的社区都羡慕我们，说我们是
最幸福的小区。”崔炳昌说。

去年 10月 31日，住建部、
民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要在试
点社区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其中就有配建社区食堂
的内容。小区里的居民们得知
后高兴地说：“看看，咱们小区
的社区食堂走在了全国前头！”

王新路说，目前沧州仅有
学府花园和天成名著两个小区
开办了社区食堂，在这方面，
他们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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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学边教，团员越来越多

团长王秀梅是一名自由创业
者，今年 54岁，身材苗条，气
质很好，是大家眼中的“女
神”。而实际上，由于长年劳
累，她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症，这两年通过形体训练，才有
了明显的改善。

“我这是半路出家，之前从
没接触过形体舞蹈。”2020年 6
月，王秀梅偶然接触到形体舞
蹈。跟随着老师的指导，不正
确的姿态得到了纠正，整个人
都舒展开了，于是决定进一步
深造。

练习了 5 个多月后，王秀
梅萌生了义务授课的想法。能
不能让更多热爱健康、热爱美
丽的姐妹们加入进来，一起练
习？于是，她自掏腰包配备了
音响、声卡、支架等设备，起
初就在店里教。一个、两个、
三个……王秀梅的学员越来越
多，但感觉所学的动作还是不能
给大家解渴。于是，她又购买了
课程，一边认真学习，一边传授
大家。

义务教舞，不计个人损失

随着队伍不断壮大，王秀梅
的小店已经装不下了。她和团队
的热心大姐赵玉清跑了好几处场
地，租下了新教室。

“来，咱们练练站姿、肩
颈……”每天早晨六点，或者傍
晚六点半，王秀梅悦耳的声音会
准时响起。不论刮风下雨，即使
只有一个姐妹练习，她都会陪
着。遇到不好的天气，有的姐妹
路程远或出门不方便，王秀梅还
会开车接送。为了做好这项事
业，她牺牲了太多个人休息时
间，哪怕住院期间，白天输液，
晚上还要去教大家。

教室内，30多名热爱形体
的姐妹们正练得热火朝天。在这
些人中经常能见到这样一个身
影，时而在前方领跳，时而穿梭

在人群中，耐心地给每一个人讲
解动作。担心大家形体训练枯
燥，王秀梅还穿插了多个舞
蹈，融入形体动作，让形体舞
蹈学得更轻松。为了能带大家
锻炼，王秀梅给自己店里立了
新规定，晚上一律不接待顾
客。很多人说她损失了不少，
可她觉得，带着大家快乐起舞
比赚钱更重要。

“王姐免费教大家，还特别
有耐心，我们都愿意跟着她
学！”一曲舞蹈跳完，团员们纷
纷围拢上来说。

热心公益，“女神”们有爱心

“看到姐妹们通过坚持形体
舞蹈，身体得到很好的锻炼，我
就有很大的满足感和快乐感！”
王秀梅说。

快乐女神团，外练形，内练
心。刘艳身高一米七以上，以
前走路佝偻着背，有些内向。
一开始学习时，总是站在最后一
排。在王秀梅的鼓励下，刘艳慢
慢纠正着体态，变得越来越自
信，从最后一排站到了第一排，
成了领队。“舞蹈改变了我，我
特别感谢王姐！”刘艳说。

疫情期间，王秀梅外出做志
愿者。一次经过路口时，正看到
一名交警蹲在岗亭处吃泡面。她
心里一酸，辗转找到一家超市，
买了一大包吃的、喝的送了过
去；又骑着三轮车，为每一个路
口的交警放下了一包水。后来，
她在快乐女神团里发起“你守护
大家，我守护你”的募捐活动，
为检测核酸的医务人员送去爱心
食品。

不仅如此，王秀梅和她的舞
蹈团还经常扶贫救困。王武镇苏
屯村有一家男主人长年有病，以
种红薯为生。去年，红薯滞销，
王秀梅得知后，在群里发动姐妹
们接龙购买，一下子帮着销去了
大半。等红薯到后，王秀梅又免
费挨家挨户送过去。当大家向王
秀梅表示感谢时，她笑着说：

“这都没有什么！”

在泊头，有支“快乐女神”舞蹈团，他们以“帮
助别人、快乐自己，你健康、我快乐”为宗旨，两年
多来，从两三人发展到 100多人，团员年龄从 20岁到
70岁。她们义务教舞，扶贫救困，捐款捐物，热心公
益，在奉献中快乐前行——

“““快乐女神快乐女神快乐女神”：”：”：
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快乐自己快乐自己
本报记者 寇洪莹

王秀梅王秀梅（（右二右二））辅导学员辅导学员

近日，泊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走进泊头市第二中学。泊
头市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国荣，受邀为广大师生和文化爱好者上了
一堂精彩的《汉字的魅力》主题讲座。此次活动由泊头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主办，目的是引导群众从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滋养、增强精
神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传播文明理念，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王 斌 摄

本报关于运河与教育的系列文章见报后，热心市民陈
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东光运河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
书馆，纪晓岚年轻时曾两次来此读书，并被书馆主人相
中，将女儿嫁给了他。这个书馆名为生云精舍书馆，在纪
晓岚的生命中影响至深。

记者立即与对此有颇多研究的东光地方史学者刘连
清取得了联系。刘连清介绍，生云精舍书馆位于东光县
南街，距离运河大约 2公里。这个书馆的主人就是清代
乾隆年间东光的名门望族马永图。马永图的府第在南街
路西，路东是马氏宗祠“绵泽堂”，宗祠内建有生云精
舍书馆。这里就是少年乃至青年纪晓岚曾经的求学地之
一。

纪晓岚 11岁跟随父亲在北京读书，15岁入学北京的
斯与堂，在京师名士董邦达门下学习。刘连清通过研读
《阅微草堂笔记》、东光《马氏家乘》等书籍发现，纪晓岚
16岁时，来到东光，就读于生云精舍书馆。纪晓岚在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自己16岁时，在生云精舍书馆
读书。课余时，曾和同学李云举、霍养仲讨论过世上有无
鬼神的问题。

也许是少年纪晓岚已显露出出众的人品才学，在此执
教的东光举人李又聃做媒，成全了纪晓岚与书馆主人二女
儿马月芳的婚姻。

“纪晓岚17岁结婚，当时马月芳20岁。古人相信‘女
大三，抱金砖’，二人的姻缘由书馆而起，也算一段佳
话。”刘连清说，纪晓岚婚后到南皮许庄许南金的书馆就
学。后来，许南金去世，他又回到岳父家的生云精舍书
馆，继续学习。

关于这段求学经历，纪晓岚本人也曾提及。
乾隆三十年4月，马永图二伯父马雍去世，那时已经

42岁的纪晓岚来东光吊唁，住在岳父马永图家中。当
时，马永图正在续修《马氏家乘》。而此时的纪晓岚已是
翰林院庶吉士，马永图请女婿为《马氏家乘》作序。纪晓
岚在序言中写到：“昀，马氏婿也，乾隆甲子读书外舅周
箓公家，得读其旧谱，详其世德……”乾隆甲子年即乾隆
九年，当时的纪晓岚21岁。

这段读书经历，在纪晓岚的求学生涯中可谓重要。这
里既有纪晓岚“一生得力于师”的老师李又聃，又有李云
举、李宪威、李早荣、霍养仲、霍从占等诸多东光同窗一
起学习。后人用“学问日进”四个字来形容他这几年书馆
读书的所得。这也为后来纪晓岚考中进士、成就“一代文
宗”的声名奠定了基础。刘连清说，后来，纪晓岚将自己
位于北京府第的房舍命名为生云精舍，可见，他无比珍视
这段在东光读书的青春岁月。

刘连清介绍，生云精舍书馆后来湮没在历史的尘烟
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成为山西人开的当铺。东
光解放后，这里一度成为东光县委大院，如今已是一片
宿舍楼。只有两棵老槐树历经沧桑，枝叶茂盛，春风吹
来，轻轻摇荡，似乎在诉说着一代文宗与运河书馆的前
尘往事。

纪晓岚曾就读运河边书馆纪晓岚曾就读运河边书馆
还娶了馆主女儿为妻
本报记者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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